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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本质

关于什么是语言，或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

传统的语言学中，好像早已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没有什么

可讨论的了；但是自从社会语言学问世以来，这个老问题

却又被重新提了出来。社会语言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

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的看法，而是要给它增添一些新的内

容。传统语言学给语言下定义时，是把语言当成一个孤立

的、自给自足的事物来观察的，社会语言学却要把它放在

它所存在的实际状况中来考察；由此产生了差别不小的定

义。总的说来，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一

种相互沟通信息和感情，并依靠它的帮助组成复杂的社会

网络的交际工具、认识世界的工具、使生物人转化为社会

人的重要手段。下面就想较为详细地讨论这个定义，因为

正是从这个定义出发，社会语言学规定了自己的研究对

象，　　主　要　是　语　言　的　　各　种　变　 异　；　　 其研究方法　 ，　也和传统语言

Ⅰ章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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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语言和社会相互依存

学有不小的差别。

一、语言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

延续并发展的必要条件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也早已被人们所确认；但

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

认识这种社会现象，这又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抛开语言学

历史上的各种学派的观点不谈，我们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

象，主要是从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依存以及语言本身的存在方

式而言的。

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是由整体到细部，再由细部回到整

体，不断循环往复而又呈螺旋型上升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小

循环的完成，不但使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准确和深

人，而且也对人类本身的进化，起了促进作用。换句话说，

人类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提高，认识外界的手段进一步完备，

改造外界的计划进一步详尽而可行，改造外界的措施更加有

力，获得的成果也更大。而上述的一切进步，又为下一轮认

识过程的循环和上升，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我

们平常在想到或说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

在人类利用物质手段，改造物质环境所取得的成果上，即社

会生产力的提高上；但我们却忽略了要想提高社会生产力，

就必须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外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取得

和提高，都是离不开掌握并使用语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没有语言，不但不会有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社

会。语言的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科学界公认，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的两大特征

是：第一，人类具有创造工具，用以认识、改造外部世界的

能力；第二，人类拥有音节分明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通

过词语的排列组合，造成几乎是无限多的句子，用以表达任

何事物。其实这两个特征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

设想，工具的创造是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所完成的。从利用

现成的树枝、石块，到使用经过最初步打磨的石器，也一定

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期；也许要有数代甚至是数十代人，在

前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与同代人互相交流经验，

或上一代人把经验传给下一代时，他们会利用什么样的手段

呢？实际的示范动作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仅仅这样就够了

吗？连一些会发声的动物，也知道利用声音来传递某些信

息；想来大脑更为发达的早期人类或类人的动物，也不会不

利用这个天赋的手段。当然，那还不能称为“语言”，它可

能只是一些笼统的、混沌含糊的、只有联系特定的语境才能

了解其含义的声音。但这毕竟是用“语音”来表达某些意

义，也许可以看成是真正的语言的萌芽。而另一方面，正如

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

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①，创造了人类。因为生理语言学

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都证明：直立行走和使用前肢（最宽泛

意义上的劳动），促使大脑的进化和“手”的形成；并使人

类祖先的发音器官的发展，优于任何其他动物。我们现在没

有条件去判断，到底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语言，但说它们是

１版，５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１。７

①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见《自然辩证法》，中文



共同创造人类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大约是不错的。人类

利用声音作为意义的物质载体，和动物利用叫声来传递某些

信息，有本质的区别。动物传递的是某些生物的本能的信息

（如果它们也可比喻性地被称作信息的话），因为这些特定声

音和特定“信息”的结合，是先天固有的本能；动物个体几

乎没有改变它的任何可能。如果说这种“结合”也有变化，

那只能是在漫长的生物进化或物种变异过程中，由生物本身

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而且，动物叫声和某些信息的

“结合”，只有物种间的差别而没有同一物种的不同群体的

差别。所以，如果我们进行一次全球的旅行，我们会听到人

类组成的不同群体所使用的几千种语言，却不会听到中国的

猫和日本的猫在叫声上有什么不同，也不会发现美国的马和

阿拉伯的马嘶鸣起来有多大差别。另一方面，同种类的动物

利用声音来传递生物本能信息时，不但在空间上没有多大的

差别，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化也是很小的。通过使用表音文

字的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断定：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狗吠和

今天的狗吠不会有多少区别；但人类的语言在时间的长河中

却完全不同。比如，虽然我们可以断定孔夫子说的也是汉

语，而且也和今天的汉语一样，用方块汉字作为它的书面记

录符号；但是，现代的中国人，如果没有专门学习过古代汉

语的话，对历史上流传下来写在纸上的孔夫子的话，是看不

懂的。当代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等的研究证明：“语

言”对于人类，在形成“概念”并进行推理、判断等最基本

的思维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正常的人最基本

的抽象思维活动是离不开语言的，更不用说高深的哲理思考

和复杂的数学运算了。即使是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功能齐全

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也都是建立在人类自然语言的基础之上

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动物祖先之所以能进化成为“人”

类，语言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语言是维系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

人类是一种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继续其正常生活的动物，

不但以集体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群是这样，就是具有高

度文明、掌握了航天技术的现代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越发

展，社会分工也越复杂、细致，相互间的依赖性也越大。为

了协调彼此之间的正常关系，使分工合作能取得最好的效

果，人们需要随时随地相互沟通、传递各种信息。虽然现代

社会中，用来传递各种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但最基本、最

方便的还是语言。而且，其他许多交际手段都是在语言的基

础上形成的。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人类离不开语言；在精

神生活方面，人类更离不开语言。“人”是一种需要伙伴、

害怕孤独的动物（无论是父母、子女、配偶、朋友，都可以

看成是广义的伙伴），人类的这种特性，使人类社会中形成

了异于其他任何动物的、庞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每

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网络的某个节点上，扮演着这种、那

种角色，作为某些特定关系的承担者，享受着这个网络给予

他的便利和权益，并对这个网络尽自己应尽的一份义务。没

有这个网络，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而维系这个网络的主要

手段之一又是语言。

（三）“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是通过学习并使用

语言来完成的

人类靠什么来形成、维系、认识并利用“社会”这个庞

大而复杂的网络呢？我们平时总是习惯于从生物的、物质的

基础，比如亲缘关系、经济利益等方面着眼；其实我们又忽

略了形成并维系这个网络的另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手段

语言。蜜蜂、蚂蚁等动物，在繁殖、取食、抵御外来侵犯

时，也有严格的分工；所以人们也常在比喻的意义上，谈到

所谓蜜蜂、蚂蚁的“社会”。其实，这不能称之为社会，因

为这种“社会”是生物本能的特性形成的。利用这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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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生命只存在于人类社会

对它的使用过程中

会”，是任何一只蜜蜂或蚂蚁天生的一种本能：一只工蜂注

定要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采花粉酿蜜，而一只兵蚁则只有从

事抵御外敌的“工作”；它们都决不可能改行干别的事，所

以形成并维系蜜蜂或蚂蚁“社会”的，是这些小生物生存、

繁衍的本能。而人类的社会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类社

会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更重要的是，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学

习才能认识、创造和利用这些关系。在人类个体如何认识他

所从属的社会，如何学会扮演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来

看，语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初生的、“生物的人”，

虽然在生理机制上，由于千万年来的进化和遗传，已经具备

了可能成为“社会的人”的条件，但要实现这种社会化，却

必须通过学习。幼儿通过学习“妈妈”这个词，来确认他生

命过程中第一个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随着岁月的增加，他将

学会更多的词和句去确认、表达更多人际关系以及自己对这

种关系的态度。在他进入学校、结交友伴、逐步成长为成人

的过程中，他也通过对不同语言变体的掌握与使用，逐渐地

完备着自己的“语言库”。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化过程，“生

物人”通过它转化成了“社会人”。当然，生物人的社会

化，也还需要一些别的物质的条件，但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基

本条件之一。

语言的起源，即语言是怎样产生的，一直是争论颇多的

问题。但不管说它起源于手势、身姿或是呼叫，有一点却是

共同的，即大家公认：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类的语言”只有

一种，就是有声语言。而有声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

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完善的，没有人类社会，也不会有真正的



语言。

（一）语言因人类认识事物和相互交往的需要而产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于蜜蜂、

蚂蚁等动物的群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社会不是靠生

物固有的本能来形成并维系的。处在“前人”阶段的灵长动

物，比如类人猿的群体，比起蜜蜂、蚂蚁的“社会”来，可

能高明不了多少。但一旦它们开始了向猿人进化的过程，它

们之间也就开始有了某些不是基于生物本能的关系。为了确

认、维持这种关系，基于生物本能的一些沟通手段，如吼

叫、身体的某个动作、姿势、气味等就不能满足需要了。或

者说，为了确认、维系这些新的具有“社会性”的关系，需

要一种新的认识工具和交际工具。于是，作为人类特征之一

的有声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只有有声语言，才具有不

但可以表达这种非本能关系的能力，而且可以作为原始人形

成抽象思维的载体，从而帮助原始人加速摆脱“听天由命”

的低等动物状态，向成为能够改造外部世界的“万物之灵”

大步迈进。

（二）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完善

由于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得到原始人语言的样本，所以我

们无法详述人类语言发展的具体过程。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

幼儿学习语言的过程，或是把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相差悬殊的

两种语言进行对比，而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这样做并不妨

碍我们承认“语言本身从它作为所属社会的交际工具而言，

无所谓优与劣”这个正确的论断，因为它恰好是建立在“语

言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前提之下的。语言随社会的

发展而发展的观点，早已为中外语言学界所公认，但是语言

发展的内容是什么，语言如何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又往往

是一些语言学著作语焉不详的问题。社会语言学正是要力图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



１．语言发展的主要内容

语言既然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交际的工具和标志社会身

份的手段，它的发展当然主要表现在这三大功能的扩大和完

善上。但三大功能的扩大和完善，又必须伴有语言结构系统

本身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语体的多样化，词汇的

丰富，以及语法的精密化。比如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人类

认识外界和自身的局限，词汇可能是贫乏的，语法也不那么

精确。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社会生活相对简单，

那时的人际关系也不复杂，所以语言也没有必要和不可能有

语体上的分化。语言标志人们社会身份的功能，也还处在萌

芽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事物的范围和深度都增

加了，人类活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生产开始出现分工；特

别是出现阶级分化和创造文字之后，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发展

空前迅速的文明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人际关系也

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就会出现不同的交际需要，不同的交

际场合，不同的交际对象和不同的交际目的；语体的分化就

是必须的了。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

着自己的语言：创造新的词语，扩大原有某些词语的意义去

指称新的、过去没有的事物，从而丰富了词汇；改进粗疏的

语法，使它日趋精密，以提高语句表达的准确性。社会的发

展越快，语言中词汇的新旧交替、词义的改变和语法改进的

速度也就越快，语体的分化也就越发多样化。以今天的汉语

语体分化为例，不但有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的分别，就是在

书面语体中，还可以区分出书信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

体、戏剧语体、诗歌语体、小说语体等等。如果再分得细一

点，还可以把书信语体分为日常生活书信语体和工作事务交

涉书信语体、涉外事务书信语体等很多具体的小类；每一个

具体的小类在写作格式、所用词语和句子类型上都有特定的

要求。在口头语体中，也还可以再分出正式语体、随便语



体、亲密语体、戏谑语体等等。而上述各方面的发展，必然

引起语言结构内部的调整。无论是语音结构还是语义结构，

或是语法结构，都会在尽量经济、方便而少些变动（这是语

言作为交际工具发挥其交际功能所决定的）的前提下，进行

一定的调节。古代汉语演变为现代汉语的过程，我们已不能

（或至少现在还不能）作出具体的描述，但对比古代汉语和现

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有很多

不同之处。目前我国西南方言和当地的兄弟民族语言互相影

响而导致语言的某些变化，却是正在进行的事实，我们完全

可以用它作为社会因素引起语言变化的一个例子。比如云南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内，傣族和汉族聚居的地方产生了两

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傣汉语（傣族所说的汉语）和汉傣语（汉

族所说的傣语）。这两种语言都是受到母语干扰的第二语

言，即傣族人所说的傣汉语受到傣语的干扰，而汉族人所说

的汉傣语则受到汉语的干扰。在这种复杂的语言状态下，傣

语和汉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它们的影响。根据陈保亚的调

查，该自治州潞西县三组１０岁以下的汉族儿童，在区分汉

语的三组音类上，出现了差别：

（表中数字为分辨率）

第一组的儿童在汉语的环境中生活，很少接触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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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接触过汉傣语，所以他们完全能区分舌根塞音和小舌

擦音、鼻音和边音、卷舌音和平舌音。第二组儿童居住在傣

族聚居区，有机会接触傣汉语；受它的影响，在区分鼻音和

边音、卷舌音和平舌音方面，比例大幅度地下降。第三组儿

童父母中有一方是傣族人，因此这些儿童既可能接触汉傣

语，也可能接触傣汉语；受它们的共同影响，对上面三组音

的分辨率更低。据调查者讲，潞西、瑞丽、盈江等地，傣族

中说傣汉语的人口很多，他们经常用这种傣汉语和汉族交

谈，这使当地的汉语也出现了平卷舌不分、鼻音边音不分的

现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因素（不同的民族相互

影响）不仅促成了新的傣汉语和汉傣语的出现，不但使傣语

内部结构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当地汉语方言

语音结构的调整①。

２．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动因

有人把语言发展的原因，仅仅局限在语言结构的内部调

整上，而不问它为什么要出现这种调整，为什么在一个特定

的时候进行调整；从而把语言发展的社会动因排除于语言发

展之外，这是不全面的。梅耶（Ａ．　Ｍｅｉｌｌｅｔ）早就认为，语言的

变异不过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只是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

是直接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因为惟一能改变语言

存在条件的是社会的变化。当代社会语言学认为，不但语言

发展的最初动因应该从社会的变动中去寻找，而且在它的变

化过程中，也还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到变

化的速度、方向和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章节

中还会谈到。总之，社会因素提供了语言发展的动因，而语

言结构在这些动因的推动下，按照自己的结构特征来改变自

①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４６～４９页，北京，语文出版

社，１９９６。



语义（部分表示语言成分之间关系的语义除

己。无论是语音上的合并、分化或链式转移，还是语法上范

畴的增减、手段的更替，总的目标，都是服从于日益复杂的

社会生活对语言三大功能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语言中

某个元音开口度的加大，直接起因于社会中某种新的生产方

式的出现，或某个语法形态的脱落，标志社会中某个政治势

力的衰落才算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虽然我们并不

排除语言结构有可能出现这类形式的发展，比如美国纽约市

ｒ音的出现和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语言作为

人们进行思维、交际的工具，标志社会身份的手段，除了它

的符号内容

语音及其结构，以及符号的组

外）与社会有较直接的联系，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社会的变

化之外，符号的物质形式

语法，当然应该有它们自身的特点，即在具合聚合规则

体的发展过程中，有它们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规律。正如我们

都承认，绘画、音乐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艺术，当然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可是，即便是与社会生活如此密切相关

的艺术，由于它们在形式上，是以颜色组成的线条和音符构

成的旋律、节奏来表现一定的内容的；我们也不可能把某些

线条或音符直接对应于某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语言随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主要指的是社会因素是语言发展的动

因，语言在发展的速度、变化涉及的范围等方面要受到社会

发展的制约。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３．语言随社会对它的需要的减少、消失而萎缩、消亡

如果某个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天灾、战争所引起的大量

人口的死亡，或是另一个操不同语言的社会对它的征服与同

化）消失了，那么它的语言也就会因为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社会的需要而死亡，这种情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是屡

见不鲜的。当然，语言的死亡和生物个体的死亡不同，多数



记录符号

情况下，它不是在短时间内结束生命，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逐渐退出交际的过程而被人们遗忘。比如从适用于一切

场合（有适应于不同场合的多种语体），逐渐变为只能在有限

的场合使用（也可以说是语体的减少）；从该语言社会的一切

成员都使用它，到只有一部分成员使用它（使用范围的缩小）

等等；如果这种趋势不断地继续下去，该语言也就逐渐地萎

缩以至消亡。这种现象，不但可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得到证

明，也可在当今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实地观察到。人类从比较

落后的小农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转变过程

中，原来作为不同地区本区成员交际工具的各个方言，都会

逐渐让位于全民族的共同语；有的方言完全消失，但大多数

情况下，它们从一些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退出，只在家庭成

员或亲密的朋友间使用。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的需要就

是语言的生命线，语言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需

要的扩大、复杂化而改善自身、完备功能；也随着社会需要

的减少、消失而逐渐死亡。

４．保留下来的“死的语言”

以声音为物质载体的口头语言，一旦退出交际舞台，它

的生命也就终止了。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了满足

异时、异地交际的需要，在口语的基础上，创造了它的书面

文字。文字和语言比起来虽然是第二性的，并

受到语言的很多制约，但由于它是刻、写在甲骨、树皮、竹

简、丝帛、纸张等物质上的，因此有可能在它的口语死亡之

后，作为前人的遗物保留下来。有的时候，这些古代的语言

也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使用，比如古典拉丁语被欧洲各新

兴的民族语言所替代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被作为一

种学术语言和宗教语言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中使用。人类社会

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历史文献保存

下来的“死的语言”，比起真正消亡不再被人所知晓的口语



第二节　　语言以变异网络的形式而存在

一、语言到底“在”哪里

来，数量上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死的语言”的存在，更加

证明了社会的需要是语言得以存在的前提。

这个问题好像是多余的，因为一般人认为：答案太简单

了。人们会说：语言不就是你、我日常说的话吗？如果我们

再追问下去：你、我说的话就是汉语这个语言吗？能不能把

你、我说的“语言”的整体描述一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

不那么简单了。用专业的说法就是：语言到底以什么形式而

存在。让我们先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公认的说法

谈起。

（一）由音、义结合而成的语言符号总是以多种变异形式

而存在的

）把语言看成普通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Ｆ．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一个由“能指”与“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按一定关系构成

的系统；他认为某个特定社会的语言就像一本词典的原稿，

而以它为模子印制出来的许多本词典，就是该语言社会每个

人所掌握的言语。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两

个问题：第一、特定语言系统中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

指”的结合，是否真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对同一语言社会

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共同的呢？第二、特定语言社会中的每

一个成员，是否都同样掌握该语言系统中的每个符号的“能

指”和“所指”呢？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问题。首先，符号的“能指”（在



）去。”这里的（ｓｈàｎｇ　（ｓｈàｎｇ　　ｋè

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能指”到底是物质的声音，还是一

种声音的心理形象；而只从常人的理解出发，把它看成是简

单的“声音”）是否在所有成员之间都是共同的呢？也就是

说，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群，用来传递同一个信息的声音，在

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否完全相同呢？现实中的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比如，我们在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两声“你好！”时，

往往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一个声音属于熟人××，而另一个

发自某个陌生人；或是，一个是标准的北京音，另一个则带

有某方言的色彩。这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两个好似相同的

“你好！”的声音（即“所指”），实际上是有差别的。我们

一定还会注意到，即使同一个人使用同一个符号时，也可能

由于说话场合、交谈对象的不同，而使符号的“能指”产生

差别。比如，一个人遇见了他所喜欢的好朋友，和遇见了一

个他正不想碰到的人时，同样说了“你好”这两个词；前一

个“你好”听起来充满了愉快，后一个则带有十分勉强的味

道；这两个“你好”给人的不同感觉，显然也是有区别的

“能指”所引起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所指”（即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的

情况。比如，汉语普通话中的某一个符号的“所指”（即它

的内容），是否可以看成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东西呢？答案又是

否定的。尽管我们承认，同一语言社会的成员，对同一个符

号的内容可能有大体相同的理解（有时连这点也未必做得

到），但我们同时也得承认：不同的人在相同的语境中，或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同一个符号时，不仅“能

指”可能不同，“所指”也可能不同。比如，一个教师在去

教室的途中，被人问到“你上哪去？”他回答说：“我

ｋè）被听话人理解为“　给学

（ｓｈàｎｇ　ｋè

生讲授课程”。但如果被问的人是个学生时，他所回答的

）则自然会被理解为“听教师讲课”。又如，当一



、“冒

个人说“他长得真（ｇāｏ）”这句汉语普通话的句子时，通常

情况下，（ｇāｏ）这个声音所结合的内容，应该是“身体从头

到脚的长度比常人要大”；可是，如果说话人是在手指一个

侏儒的情况下说出这个句子，那么（ｇāｏ）的真实含义则刚好

与上面的意思相反。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语言只存在于社会

对它的使用中，那么，上面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在使用过程

中的语言符号，对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语境，总是以各种变异

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一个由符号的各

种变异形式构成的系统。

（二）语言以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全

体成员之中

紧接着上面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是：同一语言社会的成员，是否都同样地掌握了该语言系统

中每个符号的各种变异形式呢？答案当然又是否定的。言语

交际中的误解与障碍是屡见不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我们只能理解为，不同的成员所掌握的语言变异形式系

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市城区的青

年，到北京郊区的某个山村去办事，当他因迷了路而向村里

的一位中年妇女问路时，如果他说：“师傅，请问到×　×怎

么走？”（这是北京青年人中非常普遍的说法。）被问的那位

妇女可能很不高兴，认为这个青年“不会说话”，连个“大

妈”或“大婶”都不会叫。这种情况反映了北京的城区和农

村，在称呼同一类人时，称谓词有时是有差别的。又比如，

北京市的一个煤矿工人，如果使用许多像“溜子”

顶” 等采煤工人常用的词语，和另一位北京的纺织工人谈

①北京门头沟煤矿工人的行业词，指矿井中用来运输煤块的铁皮槽，

一般安置在斜井中，利用煤块的重量和溜子的坡度使煤块自然滑动。

②北京门头沟煤矿工人行业词，指矿井坑道的崩塌。


